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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流动和农村女性发展: 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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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1世纪有关受流动影响女性的国内研究成果，可以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女性在流动中的角

色和流动对农村女性的影响，其内容包括人口流动与女性的作用，流动女性的劳动就业，受流动影响的婚姻家庭

和健康等方面。已有研究延续了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视角和内容，并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近年来的研究

还关注到新时代新人群的特点。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还有其局限性，建议未来研究应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人口流动的“常态”化以及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同时要探讨新视角和新思路，以研究新形势下流动与女性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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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改革开放
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更多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生活和事业发

展的选择。以劳动力迁移为主的人口流动，即是
众多选择的途径之一。在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
分割的体制下，不同地区之间的迁移流动尤其是

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受到严格控制，农民走出农村

的途径十分有限，农村女性主要因出嫁或跟随丈

夫迁移才能够有机会到城市生活和工作。随着
改革开放的推进，尤其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
国大部分地区对外来务工经商的限制逐渐放宽，

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越来越多

的农村居民到城市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农村女性

的发展也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21
世纪以来，女性在我国劳动力流动中占比近半，

且以农村青年女性为主。对劳动力流动的开放

为广大农村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其

作用相当于增强女性能力的“社会实验”，但规模
之大、覆盖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则是任何项
目都不能企及的。
近年来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一直稳定在 2 亿

以上，估计当前流动女性超过 1 亿人，此外还有
丈夫或子女流动以及本人、丈夫或子女曾经流动
的女性，构成了规模庞大的受流动影响的女性群

体。由于流动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占一半以上，
全国人口流动也是以农村向城市流动为主，受流

动影响的女性主体是农村妇女。她们的流动经
历、劳动就业、婚姻家庭、健康等方面的状况，是
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关注的内容。本文将以改革
开放后全国人口流动为背景，以赋权和发展为分

析框架①，以 21世纪以来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为主
要资料来源，回顾和分析迁移流动在不同时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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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女性各方面的影响，并讨论未来发展趋势和

研究取向。
一、中国的人口流动与女性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流动，往往仅有数量

和流向的记载，男性是迁移尤其是劳动力迁移的

主体，而女性则往往是被动的从属角色。事实

上，女性在中国的工业化初期建设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以近代长三角地区出现的打工妹现象②为

例，20 世纪 30 年代女工在主要棉纺工业城市中

已占工人队伍的六成，上海棉纺工业中的女工比

例更高达72．9%。这个时期的打工妹群体是从传

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新生

代，她们也是当时推动城乡社会变迁的重要驱

动力。

中国历史上最近一次农村居民向城市的大

规模迁入是 20世纪 50 年代，迁入人口在很多省

会城市和新兴工业城市中占相当大比例，推动了

新中国的第一次的城镇化加速。有学者估计，

1950～1982年间累计约 7800 万人从农村迁入城

镇［1］。这些“新市民”壮大了 20 世纪 50 年代新

建和扩建工矿企业的职工队伍，为当时的城镇发

展和工业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这段时

期的乡城迁移缺乏分性别的详细记载和深入研

究，但可以推断，无论是作为工人还是随迁家属，

女性都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农业生产率提高、城市

建设及工业化进程加速、全球化带来的沿海地区

制造业快速发展、限制人口流动政策的松动等，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稳步增长，并在 20 世纪

的最后 5年快速发展; 进入 21 世纪，外出打工已

经成为很多地区农村青年的必经之路。随着经

济型人口流动的渐趋增强，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经

济发展为之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20 世纪 80

年代以婚迁、随迁和投亲靠友为主的流动人口中

女性占多数，1990年代则转变为以年轻力壮的男

性外出务工为主的流动，而农村女性大规模地参

与劳动力流动发生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流动

成本和风险的减少使更多农村女性得以外出，加

入流动者行列。通过非农就业，农村女性的社会

价值和个人价值更加得以体现。随着时代的变

化，农村妇女外出打工的模式也逐渐发生改变，

从早期的婚前外出、回家结婚生育不再外出，发

展到不仅婚前外出、结婚生育后也外出或婚育后

再次外出，既有可能本人外出、也有可能与丈夫

一起外出或带子女与外出打工的丈夫团聚等多

样化模式，流动妇女的构成也呈现多样化，而不

仅仅限于“打工妹”了。段成荣等曾总结改革开

放后 30年间的流动人口变动趋势，其中包括性

别构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流动

方式的家庭化等，展示了女性人口流动的变迁及

其对人口流动大趋势的影响［2］［3］。进入 21 世纪

以后，女性外出务工人员迅速增加，2000 年的女

性流动人口中有 48．9%的女性因经济原因迁移流

动，仅比男性低 12 个百分点，此外以实现家庭团

聚的流动日渐增多，男女两性在流动人口中的构

成逐渐趋于平衡。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从

1990年的 44．5%上升到 2005年的 49．7%，规模达

到 7000多万人。有研究发现，农村女性在外出打

工方面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女性劳动力的乡城流动概率快速赶上

男性，其中较高学历女性的流动概率甚至开始超

过男性［4］。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

10年前相比，无论是省内流动还是跨省流动，流

动女性因经济原因流动比例都上升了约 10 个百

分点; 与跨省流动女性相比，省内流动女性具有

更高受教育程度、有更高比例是专业技术人员或

商业服务业人员; 同时流动年龄模式也发生了变

化，15～24岁男女两性在迁移率上升阶段的差距

显著缩小③。改革开放后的劳动力流动为中国经

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女性在其中的贡献应

当占四成以上。

二、流动女性的劳动就业

多数女性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到经济更为

发达的地区，是为了从事有更高收入的劳动。尽

管有些女性的主要外出动机并不是帮助家庭维

持基本生存条件，但无论是因婚嫁、随迁，还是因

务工经商而流动，女性在流入地多数从事有收入

的工作。李若建分析比较了 1982年至 2000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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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普查资料，认为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相

当大一部分持有农业户口的或外来的女工已经

替代了本地的女工，形成一个新职业群体［5］。

2000年全国的女工当中，持农业户口的女工占

63．3%，外来女工占 36．8%; 而广东省的外来女工

则占到女工总数的 74．3%。广东外来女工主要集

中在制造业，极少进入电力、煤气、自来水供应行

业和交通通讯业这些高利润行业，外来女工较年

轻，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重低于本地，而且

与本地女工相比，外来女工的工作强度相对更

大，周工作时间超过 5 天的比例大大高于本地女

工，前者为 86．3%，后者为 57．2%。面对这样一个

不同特征的新女工群体，学者呼吁需要重新认识

和思考她们在城市化和现代化中的作用以及面

临的问题和挑战，外来人口的流动性，既不利于

女工队伍的稳定和发展，也削弱了她们争取或保

护自己权益的力量。柳玉臻通过对工厂女工的

访谈，介绍了用工短缺下的珠三角制衣业中，大

量农村已婚流动女性进入工厂后的劳动和生活

情况，分析了以“打零工”方式就业使她们更容易

成为就业市场的边缘群体，很难在城市稳定就业

和生活; 对企业而言，这种做法不利于技术型工

人的培养和积累，从而难以适应进一步产业升级

的需要［6］。

相对于男性流动人口而言，女性流动人口从

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一向

相对较高，而且女性流动人口倾向于在较短时期

内接受收入较低的工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可能有多种。例如，何明洁对成都一家酒楼女服

务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状况进行了长期的深入

调查，生动地记述了她们成长和变化的过程，认

为进城打工已经被新生代农民工视为人生的必

经阶段和“成年礼”，她们之所以选择女性更为容

易加入的服务业打工，是把这段经历作为从农村

向城市转变的平台，或是通向新市民的阶梯或

跳板［7］［8］。

由于劳动市场的性别分工和职业隔离，众多

研究均发现女性的收入都要低于男性农民工。

人口特征、流动特征、职业特征和性别特征均是

影响女性流动劳动力收入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

其他特征的前提下，女性劳动力收入相对于男性

而言降低了 21．5%［9］，这部分无法被其他特征所

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就业市场对女性的歧视

和男女劳资不平等。虽然无论是流动人口还是

非流动人口当中，男女两性的工资差距一向存

在，但有学者比较了 2005 年和 2011 年的情况发

现，农民工性别工资差距在此期间有上升趋势。

不过，该差距随着教育回报的上升而缩小，因而

促进技术进步、提高教育回报有助于缩小中国城

镇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10］。

由于国家和各城市有关农民工的政策在 21

世纪发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如果这些社会保

护政策能够有效覆盖到农民工群体，应当对缩小

性别差距有积极影响。一项对 2006 年 5 城市农

民工调查结果的分析发现，尽管在农民工的工资

中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现象，但性别差异在工资

分布的最高端出现了缩小的趋势，研究者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保护政策开始覆盖这部分农

民工( 如签订劳动合同及四项社会保险的比例相

对提高) ，从而矫正了性别工资差异继续拉大的

趋势［11］。该项研究发现的意义在于，现有的社会

保护政策如果能有效覆盖到整个农民工群体，尤

其是工资分布于低端的群体，有可能会大大缩小

农民工当中的性别工资差距。

职业性别分隔历来是造成性别工资差异的

主要原因之一，消除职业选择中的性别歧视可以

使性别工资差异缩小 20%左右④。但如果新进入

劳动力市场的女性缺乏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则有

可能长期滞留在低端就业而难以向上移动，从而

形成男女两性之间工资收入的持久差距。还有

研究发现，不同职业内部的工资和晋升方案差

异，会对男、女求职者的职业选择行为产生重大

影响，对女性进入高工资行业形成阻碍，这类影

响能解释近 1 /5 的性别工资差异［12］。流动女性

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就业不稳定等因素导致

她们在工作经验方面的劣势。而就业不稳定则

在很大程度上与妇女的婚姻生育有关。一项来

自北京市的调查研究，以新家庭经济学为分析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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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分析了经历家庭化迁移和城乡迁移对女性就

业水平的影响，认为这种“双重迁移”下女性劳动

市场参与率的降低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闲置和

浪费，政府应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环境和

向迁移家庭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逐步释放这部

分潜在的劳动力资源，从而提高社会劳动生

产率［13］。

三、流动对农村女性婚姻家庭的影响

城市化进程对男女两性的影响并不相同，存

在着性别差异，而女性在这个进程中除了与男性

一道分享收益之外，往往要付出更高的代

价［14］［15］。从妇女地位和发展的不同维度，分别

观察人口流动对流动、返乡和留守三个农村女性

群体的影响可以发现，流动对农村女性的影响是

多方面的，既为她们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对其

提升地位有积极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与男性明

显不同的是，流动对农村女性的影响往往与婚姻

和家庭紧密相联⑤。

叶文振曾于 2009 年回顾了自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关于流动女性的婚育研究进展，认为从

历史时期的纵向角度看，流动女性在规模和结

构上的变化、流动方式的变化以及改革开放带

来的婚姻家庭变革，使流动女性的婚恋生育问

题变得更加复杂，因而对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认为，以流动女性的婚

恋和生育观念与行为为主题的专门研究仍相对

偏少，并还存在诸多研究局限，从新兴学科如女

性学的社会性别视角研究流动女性婚姻家庭问

题的还非常少［16］。

金一虹从父权制理论入手，以性别－权力视

角解析父系家庭的性别结构，研究了受流动影响

的农民家庭之父权制的变迁。由于农村劳动力

深深卷入了全球化生产过程，使农民不得不采取

在城市务工、在家乡养老养小的生产和人口再生

产拆分进行的模式，男性家长权力日渐衰微，但

是还不足以消解传统的影响。例如流动经历并

没有改变女性农民多数在婚后从夫居的现象。

无论是妻子留守还是举家迁移，她们的生活道路

仍受到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约束⑥。金一虹

认为，流动带来的个体化和居住模式变化、从原
有亲属关系的束缚中抽离等，虽然部分改变了家

庭权力关系和性别规范，但就父权制家庭的父系

世系核心、男性优势的本质特点而言仍未有根本

的改变，家庭父权制在流动变化中得以延续和重

建。还有分析发现，尽管流动妇女对个人能力和

价值认知、对社会层面和就业领域的男女平等认

知方面已有很高的认同，但在男女家庭角色方面

则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同传统家庭分工，也就是

说，流动经历并没有显著改变家庭内部的传统

关系⑦。

迁移流动无疑扩大了流动青年的择偶圈，也

使他们在组建家庭和生育方面有了不同的选择。

例如对 2000年一项调查的分析显示，农村女性外

出打工的经历起到了推迟结婚和生育的作用［17］;

而最近的研究结果则发现，婚前流动虽然显著推

迟了农村女性的初婚年龄，但推迟效应对男性农

民工表现得更加明显，男性农民工在城市婚姻市

场上处于不利地位［18］。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

他们多数人在流动中完成婚恋过程，夫妇共同流

动比例较高，初婚年龄逐渐上升，跨省婚姻逐渐

增多，而且他们当中婚前同居和婚前怀孕的现象

较老一代农民工更为普遍，第一胎为婚前怀孕的

比例占了 42． 7%，但婚姻不稳定的情况也增

多了［19］。

虽然目前女性流动人口构成是以经济原因

流动为主，但婚姻迁移仍占相当的比例，女性婚

姻移民人群始终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婚姻迁移

对女性的影响更为复杂，有些女性通过出嫁到较

富裕地区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地位，但往往在流入

地处于相对弱势地位［20］。邓晓梅在苏南农村实

地调查的基础上，以“社会适应”为主题，以“社会

融合”为理论取向，以社会变迁为视角，结合整体

社会结构分析农村婚姻移民社会适应的基本状

况和主要特征，考察了婚姻移民迁移方式、联姻

模式、社会适应的时代变迁⑧。曹锐以从农村流

向城市的已婚女性为研究对象，以流动人口的有

关迁移理论为基础，以社会性别理论为依据，研

究流动女性随生活环境的变化和流动经历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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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受传统社会性别意识以及自身社会性别意识

变化双重作用影响下的婚姻质量。作者认为，流

动女性的婚姻以夫妻和谐共处为主流，婚姻质量

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高于农村未流动女性但低

于流动男性，社会性别、流动经历、婚恋意愿、婚

姻态度等因素都对流动女性的婚姻质量具有显

著影响⑨。

四、流动对女性健康的影响

流动女性主要集中在中青年育龄期，围绕健

康和流动方面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孕产保健和生

殖健康等相关内容。张灵敏回顾并评述了 2000

年至 2013年 4月国内有关流动女工健康的研究

文献，总结出相关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流动女工

的健康问题现状、流动女工健康服务状况与国家

政策分析、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等三个方面，指

出健康问题所产生的原因来自于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多方面，其中社会－文化因素是最常出现

的分析视角［21］。牛建林对国内 1996 年至 2009

年发表的流动女性健康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认

为已有研究为了解流动女性的健康状况及相关

影响因素积累了重要的知识，有助于制定与完善

相关政策与管理服务，从而改善流动女性的健康

状况; 不过作者同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例如研

究内容以生殖健康与孕产期保健为主，而对其他

健康状况( 尤其是生理与心理以及社会适应性)

的考察相对较少，将流动女性的职业、工作环境、

生活环境等与健康相结合而进行的系统研究还

相当有限⑩。

随着时代变迁，流动女性的构成也在发生变

化，她们的健康服务需求也具有新的特点。张妍

根据 2005 年和 2011 年的两次小区域调查，分析

了新生代流动妇女在健康服务需求方面的特点，

指出“80 后”流动妇女与上一代相比，健康保健

意识更强，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和参加

健康服务培训活动的意愿更高，更多人选择在外

出务工地生育孩子和采取自己能够控制的避孕

方法，对传统的服务管理模式的排斥感更强［22］。

在江苏流动女性中开展的一项调查结果也发现，

在服务需求方面存在类似的代际差异［23］。

五、留守与返乡

随着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不断深化，整个

农村人口在以不同形式经历着“流动－留守”的拆

分。叶敬忠等曾对农村留守群体( 主要是儿童、

妇女和老人) 的状况和存在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调

查研究瑏瑡。众多研究围绕农村留守女性现状、留

守原因、农业女性化的问题、留守女性的婚姻关

系与心理状况、留守女性的家庭决策与性别关

系、留守女性的社会网络与自身发展等展开。有

学者认为，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策略虽然在农

村延续了小农生产方式，但对于家庭来说却是巨

大的性别分工变革，也潜藏着微妙的性别关系变

化。在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家庭中，尽管丈夫

与妻子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界限清晰，即丈夫的经

济贡献大于甚至远远超出妻子，但却并没有因此

而导致妻子在家庭中处于更加边缘化的权力地

位［24］。有学者对农村留守女性的劳动供给、时间

安排和健康状况的分析发现，因家庭其他成员

( 包括丈夫、子女) 的外出打工，留守农村女性与

其他农村女性相比在农业生产上所付出的劳动

时间更长，但却未使她们在农业生产上有更多的

决策权; 而且这些影响对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女性

来说并不相同: 年轻的农村女性干得少了，年老

的农村女性干得多了，同时年老农村女性的闲暇

时间因家庭成员外出打工而减少［25］。

随着第一代流动人口进入中老年阶段，加之

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内地经济形势的变

化，已经有不少农民工退出劳动力市场而返回家

乡或返乡就业。不过根据返乡者的报告，在通常

情况下，男性返乡以经济和工作原因为主，而女

性返乡的原因主要是家庭需求，如结婚、生育和

照顾上学的孩子等⑤，这显示出在返乡决策方面

的性别差异。相同研究还发现，与农村非流动女

性相比，返乡女性的非农就业比例相对较高，她

们仍延续了在城市中的就业特征，与返乡男性相

比有更高的商业服务业工作的比例。

尽管多数研究都聚焦于城市中的流动人口，

也有学者将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去向置于城镇化

和农村劳动力流转的格局之下，以农村女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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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的外出者、回流者和未外出者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和回流决策及其多

种影响因素，研究不同劳动力群体特征及其对城

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并从农村女性劳动力

流转与农村教育、农业生产、农村人口增长等角

度讨论了农村女性劳动力流转与城市化发展的

关系瑏瑢。有学者认为，缘于性别分工规范、父权制

和从夫居的文化实践以及家庭中心主义的约

束，留守农村的女性群体在流动与留守过程中

承受着显著的性别排斥，从而处于更为弱势的

境地。与男性相比，这是农村女性承受的额外

强制力。在这种双重强制下，农村女性经历了

更为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瑏瑣。值得注意的是，作者

并未将留守女性作为孤立群体来研究，而是将

这一现象置于农村、农业与农民乃至中国的发

展背景之下，同时还分析了农村社区中的非留

守群体，揭示了非留守群体与社区整体劳动力

流动的联系。

六、反思与展望

有学者曾利用 20世纪 90年代在四川和安徽

的农村实地调查资料，概括总结了农村女性劳动

力的外出及其影响: ( 1) 尽管与男性相比，外出女

性的收入较低，但她们同样积极地参与了经济活

动，她们用外出打工的收入提高了家庭的生活水

平; ( 2) 农村外出打工女性构成了从农村到城市

的劳动力迁移网络，这些网络具有强烈的性别特

征，外出打工女性依靠迁移网络的帮助缩短了外

出和找工作的过程，同时这些网络也更加强化了

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就业的性别分工，同化了打工

女性的城市经历; ( 3) 在城市中工作的经历增强

了农村女性的能力，使她们成为农村社会变化的

潜在载体; ( 4) 农村女性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限制

仍然阻碍了她们的经济贡献和她们加快社会变

化的载体作用，这些限制的主要核心是婚姻和对

女性在家庭中传统角色的期望瑏瑤。回顾近 20 年

的相关研究发现，一方面众多研究延续了 20 世

纪 90年代以来的视角和内容，另一方面在多年

研究基础上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近年来还

关注到新时代新人群的特点。由于有越来越多

的全国性调查含有相关内容，且数据的可得性有

所改善，应用调查数据研究流动与妇女的成果更

为丰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

加速期，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给中国城乡社

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几代女性经历了这个过

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迁移流动对农村女性的

影响也不尽相同。随着机会与资源的增加和自

身能力的增强，更多女性积极主动参与到经济发

展和社会变迁的进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成

长起来的新一代女性更具有自主意识和能动性。

在社会经济变化的大背景之下，有关流动与农村

女性的研究明显滞后于现实社会的变化，能够及

时反映 21世纪以来各种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有

限。例如，流动不但关系到城镇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农村女性的流动与留守也与新农村建设和

脱贫密切关联，但目前综合这些内容的研究成果

屈指可数，聚焦返乡妇女的调查研究成果也十分

有限; 虽然不乏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和家庭方面

的研究，但极少涉及流动女性所面临的工作和家

庭兼顾问题。还有不少研究发现的问题更多与

性别、收入、职业、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人特征密

切关联，流动身份或户籍并不一定是问题的根

源; 同时，现有研究已揭示出“80后”“90 后”新一

代流动女性具有与年长的流动女性显著不同的

特点，并且她们在观念上与城市女性日趋接近。

随着越来越多新生代年轻人进入流动行列，流动

人口的构成逐渐变化，“农民工”的标签将不一定

适用，似乎也没有必要总是将“流动人口”作为一

个特殊群体来对待。

此外，现有研究多数关注流动对女性的负面

影响或尚未解决的问题，缺乏有关流动女性对社

会经济发展贡献的研究; 在评价和分析迁移流动

对女性的影响时，往往聚焦某个时期的某个方

面，较少分析不同时期迁移流动的不同作用，更

少见通过跟踪研究或流动经历回顾来评价迁移

流动对农村女性的多重作用和长远影响，也包括

对个人、家庭、子女以及所在社区的影响。另一

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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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获得，一些应用二手数据的研究显然缺乏通

过实地调研对现实的深入了解，从而导致对统计

分析结果的解释主要靠个人推断而缺乏事实依

据，影响了研究成果的价值和意义。
人口流动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

积累。中国的人口流动在 21 世纪仍将持续。由
于中国城镇化水平不算很高，而且地区差距长期

存在，当医保和社保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共政策

和制度将更有利于自由迁徙，不仅劳动力的流动

和人才的流动有可能成为“常态”( 包括乡－城流
动和城－城流动) ，而且会有更多老年人包括老年
女性的流动。21 世纪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导
致劳动人口的年龄结构老化，青年人口数量的缩

减和青年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将进一步降低进入

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口规模。人口变动、经济发
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必将影响人口流动和流动人

口构成的变化。当前有必要认真回顾和总结历
史，思考新形势下研究流动与女性的新视角和思

路、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使有关流动与女性发
展的社会科学研究紧跟上时代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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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Ｒural Women: Ｒeview and Prospects
ZHENG Zhen－zhen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ole of rural women in migration and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to them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ajor source for the review is publication in Chinese since the year of 2000． Areas
reviewed include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role of women，employment of women migrants，impacts of mi-
gration on marriage，and family and health of rural women． With similar perspectives and scopes as the resear-
ches in 1990s，later researches included more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the issue，and recent researches focused
on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s in the new era． Since exiting researches all have their limitation，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new perspectives and new approaches with regard to social－economic context，population mi-
gration“norm”and proportional change of migrants．
Key words: population mobility; rural women; employment; marriage and family;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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